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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滍”字，不少人恐怕不认得。
从鲁山去平顶山，过应河桥往东

约500米，路旁有个牌子，上面“滍阳
镇”三个大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的职业是平面设计，常与刊物
打交道，之后时不时见文稿中出现这
个字。为一探究竟，趁着闲暇，我坐在
案旁，仔细翻阅书刊，并上网查询。

原来，“滍”是古水名，指的就是鲁
山境内的沙河。说起滍水，不能不提郦
道元。这位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曾任
鲁阳（今鲁山）太守多年。在鲁任职时，
他做了一件功载千秋的大事，那就是为
《水经》作注，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我国水
道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地貌。他
在《水经注·滍水》篇中，述其源流，曰：

“滍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发
源岩穴，漭沆洋溢，箭驰飞疾者也。”

想起尧山镇边上的那条河，迂回
曲折向东，一直流至鲁山城南，又一路
欢畅，顺势而下。作为淮河的重要支
流，它从鲁山昭平湖到平顶山白龟湖，
又经叶县汇入襄城县汝河，再入舞阳、
漯河进入澧河，一路流经郾城、商水、
周口、项城、沈丘，至安徽上沫河入淮
河。其流域面积之广，令人称奇。

查阅资料时，我还看到沙河为“郦
水”一说。我猜想，可能是后人为了纪
念郦道元在鲁期间所作的伟大贡献，
才把滍水也叫“郦水”吧。

此外，蚩尤之族曾在滍水渔猎。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孙作云考证
蚩尤部落曾在今鲁山沙河一带生活。

随着部落不断壮大，蚩尤东迁北上，
长驱直入山东济水流域，收服当地
土著，成为拥有81个部落的九黎
首领。后来黄帝、炎帝部落联盟
与蚩尤部落在涿鹿之野大战，蚩
尤战败，三族合为一体，演变出华
夏民族的雏形。

一个“滍”字，充分展现了鲁
山这个千年古县厚重的历史及地
域文化。

我眼中的“滍”字

唠叨是母亲的专利。专利有回
报，但母亲的专利历来不图回报。

打我记事起，母亲的唠叨就像
出家人嘴边的“阿弥陀佛”，习惯成
自然了。母亲一睁眼，唠叨就醒了。
只要母亲不睡觉，唠叨就趴在喉咙
眼儿里，一张嘴就蹿出来了，像鼓槌
一样敲打我的耳鼓。现在母亲九十
多岁了，依旧时常听到她的唠叨。

母亲是地道的农家妇女，小时
候读过几年私塾，算不上文化人，但
斗大的字也能装满一箩筐。花轿抬
进门，她就是家族中学历最高的
人。从闺女变成媳妇，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的日子就到头了，母亲天天
围着锅台转，原来积攒的那一箩筐

字都被岁月的牙齿嚼碎了，变成粉
末沉淀到血液里。她嘴里吐出的虽
然不是莲花，却有莲花一样的清香。

小时候每次与小朋友一起出门
玩，耳边就响起那句话：“别人家的
东西再小也不能拿。”这不正是“小
时偷针，长大偷金”的道理吗？上学
了，母亲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不要
和同学搁气。”这不正是“事成于和
睦，力生于团结”的意思吗？每次看
到我没写完作业就跑出去玩，她就
把“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的古
训换个方式告诉我：“地没有白锄
的。”我成家立业后，母亲的唠叨也
与时俱进。我每次回老家，她总把
内心的担忧变成唠叨。热天，她说：

“咋不戴个草帽？”冷天，她说：“穿的
衣裳太薄了。”不热不冷时，她又说：

“瘦了，多吃饭啊！”临走时，她准备
的唠叨比让我拿的柴鸡蛋都沉。“别
打牌”“少喝酒”“开车慢点”……

当初，我总嫌母亲的唠叨太烦
人，认为她是灶王爷扫院子——瞎
操心。直到我有了孩子，当了爷爷，
才体会到母亲唠叨的价值。那看似
脱口而出的唠叨，是盘根错节生长
在母亲生命土壤里的一棵菩提树：
叶子可以制药，让我洞悉善恶；种子
可以酿酒，让我智慧言行；枝干可以
敲响晨钟暮鼓，让我觉悟人生。

如今，我也遗传了母亲的唠叨，
但比起母亲少了许多耐心和执着。

母亲的唠叨

午后，我端起一杯热腾腾的普
洱茶，看那黑黑的叶片，把白开水晕
染成黄褐色，喜悦便氤氲开来；细啜
慢品，茶香在五脏六腑中荡漾开来
的刹那，有关茶的记忆也一一苏醒。

小时候，乡亲们不买茶也不喝
茶，他们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刨温
饱。四姑在海南茶厂工作，常寄茶
叶回来，那包装像火箭的茶叶，荷载
着思乡之情，从天涯海角向中原腹
地不断投奔。

我家的茶叶都用来招待客人。
所谓客人，大多是乡镇干部。那时
候我们村没有村部，父亲当村党支
书，我家就成了村部。因为茶，他们
停留时间相对久一点儿，谈工作、谈
村子的发展。谈着谈着，一桩桩难
题解决了，一笔笔贷款下来了，我们
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牛专业村。

长大后，我学着喝茶。绿茶，携
着漫山遍野的浩荡清香，让我太过

清醒，整宿睡不着觉；后来喝红茶、
白茶，喝了半宿睡不着。因影响休
息，我对茶叶感情淡漠，保持距离。

谁料人到中年，我与普洱结缘
了。“秋风秋雨愁煞人”，那个晚秋，
我在郑州学习，正好遇到雨天。一
个同学耳闻我在郑州，打电话说晚
上约几个同学聚聚。那晚，二十多
年未见的同学终于团聚。菜香、酒
香，还有普洱茶香在屋子里弥漫。
我们喝酒吃茶，笑谑往事，畅叙友
情。临别时，同学几块茶饼塞到我
的手提包里，说：“陈年普洱，经常喝
喝，养身，专门给你带的。”

回到酒店，掏出茶饼的那刻，秋
风秋雨带来的悲凉消失得无影无
踪，普洱的温情又把我带回那纯真
美好的青葱岁月。从那时起，我了
解到普洱茶是深藏在西南边陲的地
方传奇，陈酽、透润且养胃，还不影
响睡眠。于是，开始喝普洱茶，像品

味恰到好处的同学情。
普洱茶产自原始森林。从青青

叶片到圆圆茶饼，要经过采摘、摊
放、杀青、揉捻、晾晒、发酵、压制诸多
环节。野生茶树独坐深山老林，吸
纳日月精华，浸润山风苦雨，采摘时
叶片又被老箕旧篓装过，蓬头垢面，
自带野性。经过岁月沉淀，微生物
菌群多年的吞食、转化、分泌、释放，
让人担心的不洁不净，慢慢
变成了大洁大净，贮存
越久味道越醇厚。

流年匆匆，生
活中我们不断地丢
失又不断地捡拾。
告别生命中那些不
必要，安静地读书，
从容地工作，闲散地
喝茶。愿你我，都
被陈年普洱暖润得
知足安乐。

普洱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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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豆腐坊，是我家六叔开的，在
三里五村很出名。

上世纪八十年代，六叔出村卖豆
腐，只要进邻村吆喝几声“割——豆
腐”，一会儿就会被抢光。

六叔家临着大街，坐北朝南，门前
有棵大榆树。豆腐坊位于他家的两间
西厢房里，门口左侧垒着一个石台，石
台上安放着一块边沿高约4厘米、宽约
3厘米的长方形凹槽形青石板。青石
板前开凿了一个宽约 4 厘米的出水
口。青石板旁时常摞着几个长方形坯
模一样的木模具，模具长约100厘米、
宽约45厘米，四周竖立的木板厚约0.8
厘米、高约10厘米。模具旁叠放着几个
比模具大点儿的长方形托盘（箅子）。

豆腐坊最南边支着一盘石磨，磨
盘上空吊着一个灰色瓦罐，瓦罐下凿
了一个小眼，小眼上扎着一根黄豆般
粗细的小水管。石磨西北不远处挂着
一个吊单（十字架的木棍四个端点绑
着一块稀布的四个角），吊单下放着一
口锅。吊单北面是灶台，灶台上支着
一口大锅，锅台边放着一口缸。

磨豆腐。六叔把泡好的黄豆搲到
磨扇中间，堆成一个尖锥形，套上小毛
驴，用一块布蒙着眼睛，给驴戴上笼
嘴，把瓦罐加满水。紧接着，六叔把瓦
罐的水塞打开，驱赶小毛驴。随着磨

扇吱吱扭扭地转动，一粒粒黄豆便滚
进磨眼，豆汁顺着两个磨扇中间的罅
隙，欢快地流进磨盘上开凿的环形凹
槽里，渐渐汇成一条乳白色的小溪，从
凹槽出口流到下面接豆汁的桶里。

其间，六叔不仅要用小炊帚把黄
豆不断往中间拢，防止石磨空转，还要
不停往扇磨上和瓦罐里添豆、加水。
看着磨盘周围小毛驴坚实的蹄印，我
便会想起“磨道里寻驴蹄——啥时也
现成”的歇后语。

滤豆汁。桶里的豆汁注满了，六
叔就把豆汁倒进吊单里。六婶在一旁
有节奏地晃着吊单，豆汁哗哗流进了
下面的锅里。待豆汁过滤好，六婶把
吊单往上一抖，豆渣便跳进锅旁的箩
筐里。晃吊单的整个过程就像表演舞
蹈，煞是好看。

熬豆汁。把过滤后的豆汁舀进灶
台上的锅里进行熬制。熬制时，灶台
下火苗呼呼舔着锅底，锅里的豆汁细
浪翻腾。熬了大约20分钟，豆汁便熬
成了“稀里糊涂”的豆浆（豆花）。

点豆腐。点豆腐前，六叔把锅里
的豆浆舀到缸里，左手端着装有调配
好石膏水（卤水）的盆，将石膏水缓缓
倒入豆浆里，右手握着一个另一头带着
小木板的木棒向上抖。倒一点儿石膏
水，用木棒向上抖一下，并仔细观察翻

起来的豆浆的色相。如此三番，直至
恰到好处，才停止加卤水和搅动。少
顷，缸里的豆浆就分离成了上面漂着清
水、下面是块状物的豆腐脑。这就是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的由来。
压豆腐。用舀子把缸里上面的清

水撇出来，把木模具放到箅子上，在箅
子里罩一张稀白布。然后，把豆腐脑注
入模具里，待添加到约8
厘米高时，用这块稀白布
把豆腐脑包起来，在豆
腐脑上放一块比模具略
小的长方形木板，再往
木板上压一块石头，豆
腐脑中的水就被压出
来，流进下面的桶里。
二三十分钟后，豆腐脑中的水完全被
挤压出来时，把石头搬开，模具去掉，
揭开稀布，一块四四方方、白白嫩嫩、
冒着热气的豆腐便呈现在眼前。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热豆腐吃
着烫嘴，烧喉咙，要晾一会儿才适口。
这句话提醒人们无论是办啥事，都要
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能操之过急。

现在，老街豆腐坊像六叔一样渐
渐隐去身影，他的儿子在城里开了一
个现代化豆腐坊，但老街豆腐留下的传
统手工艺，留下的纯正地道的豆腐气
味，仍让我觉得余味无穷，不能忘怀。

◎李国献（河南舞钢）

◎顾迎春（河南叶县）

◎薛西超（河南鲁山）


